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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讨生物艺术中的伦理思考和美学问题， 包括生物艺术的概念辨析、 类型分化以

及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通过介绍中西方生物艺术家的创作实践， 使我们反观当下生物艺术观念中对于生命

本质的理解和技术伦理的思考。 生物艺术的要旨是对生命过程里偶然性因素的接纳与诠释， 尽管这一艺术

形态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发展， 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逻辑的深度渗透， 这一艺术在未来能够为我们思考技

术、 生命和艺术之间相互缠绕的关系提供更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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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生物艺术是将生物科学和艺术相结合的一种

艺术形式， 主要是运用基因物质、 细胞组织或是

动植物生命体等作为媒介进行艺术创作， 还包括

使用生物材料、 借助生物技术和干预生物生长过

程来创造艺术作品。 生物艺术包括生物装置、 生

物雕塑、 生物绘画、 生物摄影等多种表现形式。
生物艺术家探索生命的本质、 生物进化、 生物多

样性等主题， 并将其呈现给观众或鼓励观众在不

同阶段加入生物艺术的发生过程。 生物艺术也常

常涉及技术伦理与道德议题， 例如， 探讨生命控

制与技术改造的道德边界。 生物艺术的诞生标志

着从生产与制作艺术品到创造生命体过程的转

变， 生物体的发展充满了偶然性因素。 因此， 生

物艺术是一个还处于界定之中的新生艺术类别。
最早的生物艺术可以追溯到 “青霉素之父”

亚历山大·弗莱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Ｆｌｅｍｉｎｇ） 于 １９３３
年制作的 “细菌画”。 弗莱明的 “艺术手法” 是

将细菌放在培养基中， 然后孵育到纸张上， 最后

绘制出细菌生长的图像。 这一手法最初用于制作

能够长时间保存的细菌标本［１］３４５ － ３４６。 １９３５ 年，
摄影师爱德华·史泰钦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ｔｅｉｃｈｅｎ） 在纽

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ＭｏＭＡ） 里展出了硕大美丽

的杂交植物飞燕草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ｓ）， 他不仅尝试

对这一植物进行杂交实验， 还使用植物盐基中的

化学物质， 诱发其生长过程中的突变。 在此之

前， 从未有人主动将细菌、 动物或者植物的生长

过程， 看作是艺术创作的首要对象。 在弗莱明和

史泰钦史无前例的艺术突破中， 包含着对生物实

验过程中突变因素的挖掘， 而且对这些突变因素

实施干预， 是以审美作为前提标准的， 这种创作

的方式为实现生物艺术的多样形态奠定了基础。

二、 生物艺术的历史演进

（一） 生物艺术的始祖： 爱德华多·卡茨及

其艺术创作

如果说以上艺术案例并不能清晰地阐明何为

生物艺术， 那么不妨将视线拉回到生物艺术在西

方当代艺术历史正式登台亮相的时刻。 １９９７ 年

巴西裔美国艺术家爱德华多·卡茨 （ Ｅｄｕｒａｄｏ
Ｋａｃ） 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个文化中心呈现了行为

艺术作品 《时间胶囊》 （Ｔｉｍ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 ）。 这个作

品日后被追封为当代生物艺术的 “始祖”。 《时
间胶囊》 的主要过程： 艺术家本人在小腿脚腕

内侧皮下植入一小块无源芯片， 对这一芯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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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 则会产生低能量无线电信号； 这一微芯片

随即将这微弱的能量进行储存， 并输出一串独一

无二的数字代码。 一旦代码显示在屏幕上， 艺术

家就能通过远程网络， 在当时美国为识别和找回

丢失的动物而设计的数据库中进行注册［２］。 卡

茨用自己的姓名进行注册， 为生物艺术独特性的

归属指明了思考方向。 这一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

艺术， 是卡茨随后一系列更为先锋大胆的生物艺

术创作的开端。 卡茨想要通过这一创作， 找到一

种仅仅属于自己的独特生物属性， 这一独特属性

同时也附加于将此特性呈现出来的艺术过程， 这

便是生物艺术的最初形态。
如果说找寻生命的独特性一直以来都是从人

类自身出发的主体行为，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借助

技术把加诸于自身的实验实施在客体物身上呢？
２００９ 年， 卡茨编撰了重量级作品 《生命标志：
生物艺术及其超越》 （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Ｂｉｏ Ａｒｔ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收录了许多有关当代生物艺术的重要

文献。 卡茨认为 “作为当代艺术的一种新方向，
生物艺术操控生命的过程”， 相比其他艺术形

式， “生物艺术不仅创造新的客体， 更创造新的

主题” ［１］１９。 生物艺术 （Ｂｉｏ Ａｒｔ） 一般采用一种

或多种方法： （１） 引导生物材料形成一种特定

的惰性形体或行为。 （２） 非常规或颠覆性的手

法使用生物技术的工具或过程。 （３） 在有或者

没有社会或环境的干预下发明或转变生命有机

体［１］１８。 卡茨对创作生物艺术的定义， 主要基于

技术对生命介入程度的深浅， 其中最为激进的做

法则是上述第三种， 也即技术直接对生命进行

作用。
生物艺术所使用的媒介或材料可以被理解为

广义的生命， 因此， 这一艺术显现出如下特质：
（１） 对生命丰富的层次、 维度与形态的认知。
如果从严格的生物科学出发区分生命的不同层

次， 生物体既可以在基因组成、 形态、 新陈代

谢、 生长、 繁殖和对刺激的反应水平上进行微观

考虑， 也可以在更大的社会或环境背景下考虑主

体性、 认知、 共生、 交流、 文化模式以及与环境

的相互作用［１］１９。 （２） 对生命过程中主体与客体

的理解。 在发起于 ２０１７ 年的 《生物艺术宣言》
中， 卡茨补充道， “如果没有直接的生物干预，
仅由丙烯酸树脂、 纸张、 像素、 塑料、 钢铁或任

何其他类型的非生命物质制成的艺术不是生物艺

术” ［３］。 直接的生物干预既强调行为的主动和客

体的被动， 这一 “意在探明生命何为” 的特质

也使得生物艺术与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大

地艺术、 现成品艺术、 环境艺术等其他艺术区分

开来。 （３） 对生命的新形态的向往。 从实验角

度来看， 生物艺术的最终结果是触发生命体的新

属性， 并期待在这一实验中发明出新的生命形

态。 从卡茨随后一系列的创作可以看出， 这种对

生命的探究一开始就有 ２ 个不同的方向： 即无限

朝向外部、 客体、 系统乃至宏观世界中产生的生

命及其对象性的理解， 以及无限朝向主体内部如

何通达对生命起源的自反性思考。
（二） 生物艺术概念的理论化

生物艺术的时代是观念艺术勃兴的时代， 因

此， 生物艺术也主张对生命这一概念和技术化的

生命形态进行观念批判。 生物艺术可以在概念的

广义和狭义之间进行一组必要的区分。 狭义的生

物艺术指的是直接作用于生命体的艺术， 广义的

生物艺术则涉及用艺术创作的多重形态对 “生
命何为” 这一命题进行思考和回答。 既然我们

在时间上把生物艺术划入当代艺术的范畴， 那么

也许就需要从概念上对生物艺术进行分类， 并从

容易与之相混淆的概念中找到生物艺术的独

特性。
近年来， 与生物艺术相关的学术出版物有卡

茨主编的 《远程在场与生物艺术》 （Ｔｅｌ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ｏ Ａｒｔ） 和 《生命标志： 生物艺术及其超越》
（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Ｂｉｏ Ａｒｔ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罗伯特·米

切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的 《生物艺术和媒介的

生命力》 （Ｂｉｏ Ａ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威

廉·迈尔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ｙｅｒｓ） 主编的 《生物艺

术： 改变现实》 （Ｂｉｏ Ａｒｔ：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等。
不同的艺术家和研究者从各自所在的领域出发，
为生物艺术的分类提供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尝

试， 也为生物艺术概念的定义带来了启发性的

思考。
迈尔斯在 《生物设计： 自然 科学 创造力》

中认为， “生物设计特指将生物或生态系统作为

重要组成部分， 以增强最终成品的功能。 它超越

模仿走向融合， 在其中消解自然和构筑环境之间

的界限， 合成了新的混合类型。 该标签还用于强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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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生物过程替代工业或机械系统的实验， 这些

生物过程往往更可再生， 同时对材料和能源的需

求更少” ［４］８ － ９。 由此可知， 生物艺术强调对于媒

介材料的创造性运用， 这也让生物艺术可以涵盖

任意一种艺术门类的子集。
在 《生物艺术： 改变现实》 一书中， 纽约

视觉艺术学院教授苏珊娜·安克 （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Ａｎ⁃
ｋｅｒ） 对生物艺术的阐释是： “生物艺术是从合成

生物学、 生态学和生殖医学等领域实验中提炼出

的常用术语， 通常将艺术绘画过程与自然生命融

合在一起。 简言之， 生物艺术使用科学工具和技

术来制作艺术作品， 诸如利用微生物、 荧光、 电

脑编码和各种类型的成像设备， 它引发了人们改

变自然的方式” ［５］６。 安克教授认为生物艺术以利

用技术改变生命为本位， 以生物图像的生成为重

点。 已有的实验科学所总结出来的自然规律是生

物艺术的基础， 人类仅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发生时

间、 地点和范围进行不同程度的征用和调试。
在谭力勤的 《奇点： 颠覆性的生物艺术》

中， 作者将生物艺术简要划分为 “活体生物艺

术” 和 “静体生物艺术”， 而将难以划定的观念

艺术和行为艺术单辟专章进行论述。 具体而言，
第一类是使用所有与生命发展过程中有关的数

据、 形态以及变化规律进行艺术表达的过程，
“包括生命繁殖、 基因遗传与转变、 生命克隆、
活细胞和细菌培养等等”； 第二类静态生物艺术

是 “由艺术家将各个生物生命特征数据化、 图

像化、 原理化、 概念化、 模仿和仿生化， 然后通

过艺术形态形式重构出来， 其艺术作品表现的特

征为无生命体和生命特征”， 包括 “生物组织图

像、 电子与原子显微镜成像、 生物结构投影与动

画、 生物组织打印、 生物基因排序组图、 静体生

物音乐、 生物人体彩绘和细胞视频装置等”； 第

三类是观念与行为艺术， 实则是前二者不同程度

不同层面的混合状况［６］１１７。 按照作品的属性对生

物艺术进行分类具有一定程度的清晰性， 但如果

我们细究生物艺术的内在逻辑， 就会发现这一划

分实则是对生物艺术作品中 “生命存在与否的

状态” 的表象和形式做出了规定， 而非旨在通

过生物艺术这一艺术形式来反思 “界定生命存

在与否” 等规定的合理性。
综观上述生物艺术概念的理论化探讨可知，

在当代艺术范畴中对生物艺术进行分类并没有凸

显生物艺术的独特性。 众所周知， 一种新生的艺

术形式之所以要显现出与以往艺术的相似之处，
是因为想要跻身于伟大艺术传统的谱系， 与过去

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态度进行语境的接轨， 从而由

边缘位置走向正统与核心。 然而， 这一化身正统

的规则并不能使我们对生物艺术的形式和理念更

为清晰。 与抽象形式的外在美以理念的形式显

现， 或是在先天综合判断之中寻找审美共通感的

基础等审美诉求不同， 生物艺术归根结底还是一

个对于物质、 形式与生命本质之间的关系性过程

的观念考察， 技术介入的深浅对于这一目标的实

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因而这是一个非常注重实

践性和实验性的艺术类型， 也是一个尚待在过程

中不断生成与阐发其文化价值的艺术类别。 生物

艺术的发展需要借助 （但不同步， 一般是落后

于） 生物科学和媒介技术的发展成果， 其重实

验性、 视觉性和科学性的特质， 使得我们无法忽

视这一处于 “人类世” 的新艺术形态对人类生

命本质的同步叩问。

三、 生物艺术在中国的当代实践

西方生物艺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兴起时， 主

要通过创办于 １９７９ 年的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

（Ａｒ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 以及围绕这一艺术节所形成

的智识社群而扩大影响力。 林茨电子艺术节奖项

中设置的金尼卡奖 （Ｇｏｌｄｅｎ Ｎｉｃａ）， 从 “混合艺

术”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ｒｔ） 更名为 “人工智能与生命艺

术” （ＡＩ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Ａｒｔ）， 包含了生物艺术这一类

别， 也为生物艺术的创作者群体搭建了聚集一处

进行艺术、 思想与技术相互碰撞的平台［７］２６。 近

些年， 这一国际性生物艺术节也逐步现身于国内

大众视野中。 在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融合方面， 西

方许多大学、 研究机构和非营利组织都创设了值

得借鉴的生物艺术合作案例。 中国的生物艺术也

在生物技术日新月异的环境之下蓄势待发。
（一） 生物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模式

生物艺术在中国发展的第一种模式是举办艺

术节和艺术展等相关活动。 ２０１９ 年， 由邱志杰

和马丁·霍齐克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ｏｎｚｉｋ） 共同策展， 奥

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 中央美术学院与设计互联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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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办为期 ３ 个月的大展 《科技艺术四十年

———从林茨到深圳》， 包括 “奥地利林茨电子艺

术节四十周年” 文献展、 “从林茨到深圳” 展品

区和 “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动画节放映” ３ 个

部分， 让国内大众首次全面了解这一新兴艺术的

建制与发展。
第一种模式离不开具有相关研究背景的策展

人的推动和参与。 ２０１９ 年， 魏颖所策划的 “准
自然———生物艺术、 边界与实验室” 是在中国

本土首次系统性地围绕生物艺术中的 “未来演

化” 这一命题而呈现的艺术展览。 展览的副标

题分别对应了展览的 ３ 个部分： 生物艺术史上奠

基性经典作品、 亚洲年轻艺术家的多元思考与探

索、 研究型实验项目 “实验室作为惊奇发生

器［７］２６。 作为策展人和研究者的魏颖， 接续西方

“生物艺术” 的当代语境提出了 “泛生物艺

术” ［７］２９。 魏颖认为， 相较于 “生物艺术” 一词

所天然具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 “泛生物艺

术” 一词更具包容性。 魏颖在 《生物艺术在中

国》 一文中总结了 “泛生物艺术” 的几个不同

层面： “将生物技术应用于艺术创作； 将生物材

料应用于艺术创作； 将生物图像应用于艺术创

作； 将生物数据应用于艺术创作以及将生物学概

念应用于艺术创作” ［７］２９。 其实， 生物学与艺术

的结合并不局限于实存的生命或生物网络， 而是

以能在多层次、 多维度和多视角上实现结合为其

艺术特质。 提出 “泛生物艺术” 不仅让这一艺

术概念更为普适， 也能为这一艺术的讨论降低门

槛， 从而制造更多元的观念面向更广大的受众。
第二种模式是在学术机构和生物科学实验等

机构之间创造合作的空间。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由中

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主办， 蓝晶微生物提供

支持， 以央美蓝晶合成生物学社 为 主 体 的

“ＣＡＦＡ＿ Ｃｈｉｎａ” 组织正式注册［８］。 该团体是中

国第一个具有艺术背景的 ｉＧＥＭ （国际遗传工程

机器设计竞赛） 参赛团队， 是美院机构和科研

机构跨界合作的重要尝试。 这一组织的宗旨， 是

希望通过实践， 来探索合成生物学和艺术领域的

新型合作范式， 让合成生物学在全球艺术家视野

中得到广泛的关注。 该组织通过举办讲座、 艺术

项目分享、 工作坊等多种形式， 引发了大众对中

国当代生物艺术的关注。

国外对这一模式践行得比较早。 比如 ２０００
年的西澳大利亚大学解剖和人类生物学院的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Ａ 实验室”， 是在米兰达·格朗兹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Ｇｒｏｕｎｄｓ ）、 斯 图 尔 特 · 邦 德 （ Ｄｒ．
Ｓｔｕａｒｔ Ｂｕｎｔ） 以及艺术家尤娜特·祖尔 （ Ｉｎｏａｔ
Ｚｕｒｒ） 的推动下成立的。 这一机构的合作模式是

让艺术家们进入到生物科学系的内部， 打开一个

能够进行思想碰撞的对话空间， 并展开批判性地

看待生命和创造艺术的工作。 不难想见， 这一机

构的艺术展出现场曾经颇受争议。 大多展品

“迫使” 观众卷入到生物艺术的生命体的生 ／死
循环之中， 参与决定该艺术品的生存、 维护， 以

及它的最终死亡， 使得观众无法成为旁观生命的

他者［９］４０。 比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Ａ 实验室早 ４ 年， 于 １９９６
年创立的 “组织培养和艺术项目” 同样关注生

物艺术所引起的伦理问题， 但也由于其激进的姿

态而引发诸多争议。 例如 《猪翅膀》（Ｐｉｇ Ｗｉｎｇｓ）
这一作品 “使用猪的骨髓干细胞和三维生物可

吸收聚合物支架， 按照脊椎动物飞行的三种解决

方案的形状培育猪骨组织的翅膀”， 创造出 “一
个物理的人与动物的混合体” ［１０］２０１。

早期的中国生物艺术活跃于千禧年间。 首届

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就设有 “生物基因” 单元，
但由于归类尚未明确， 曾长期从属于更为大众所

熟知的媒体艺术类别。 ２０１６ 年， 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馆的 “项目空间” 美术馆策划了一场以生

物学与艺术为主题的展览， 但展览中的讨论方向

却还是延续着绘画艺术对 “写实” 这一概念的

探讨［７］２６。
可以看到， 国际上生物艺术的兴盛是基于成

熟的艺术节、 展览公教和科研体制， 并依托与时

代环境紧密关联的主题， 但其过于激进的创作姿

态也值得商榷。 反观国内生物艺术， 虽然能够在

学院、 美术馆和工作室等机构短暂地绽出惊喜，
但由于社会总体观念变迁的滞后， 技术发展和使

用的多重限制， 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观念的译介和

传播， 方案可行性和伦理的评估， 包括对如何运

用技术实现美学策略的考量， 从而避免堕入哗众

取宠的粗浅。 就生物艺术的具体创作而言， 学科

之间的壁垒仍然切实存在， 理论到现实的距离举

步维艰， 科学与人文 “两种话语” 之间的交流，
需要大量拥有交叉性知识和跨学科背景的人才进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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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持续的对话， 尤其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对生物科

学的基础知识和实验方法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才

能对这一艺术的 “症候” 进行更为深入和言之

有物的批评。 在这一点上， 中西双方都亟待培养

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 从而为这一艺术的发展提

供长足动力。
（二） 中国生物艺术创作及启示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下， 人们对生命、 艺术

和技术之间关系也拥有不同见解。 当代艺术家要

注重考察自身所使用的材料和创作的语境， 关注

如何从身处其中的文化汲取创作的思想资源。 中

国当代生物艺术家的创作手法和主题有待深化，
这其中有艺术理念创新的困难和缺乏技术支持等

原因， 尤其是艺术家们想要找到包容这一创作并

提供基础设施支持的场域并非易事。 生物实验的

成本不可小觑， 相关法律法规也并未完善， 在这

一点上可以说中国乃至世界当代生物艺术家的创

作， 仍旧会历经一个较长的准备期。
接下来主要以李山、 任日、 吴珏辉、 陈友桐

等中国当代生物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为案例， 来进

一步说明在中国推进生物艺术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尝试找出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并推动未来生物艺

术发展的可能线索。
蜜蜂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艺术家任日的同伴

物种，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任日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以蜜蜂及其相关物质作为艺术创作

的材料。 他以 《元塑》 命名自己的系列创作，
其中 “元” 意味着生命自然的本源， 是对生命

本质的理念概括， 而 “塑” 则是一系列的干扰、
协商与塑造的过程， 具有无法预期与掌控的不确

定感［１１］。 任日借助蜜蜂集群的生物特性， 研究

将这一生物属性转化为艺术表达媒介的可能。 他

的首个系列作品 《元塑系列之一： 几何学的起

源 》（ ２００７）， 包括多件蜂蜡制成的地图。 在

《元塑系列之二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中， 他利用蜜

蜂的生物习性完成了这一造型奇异的几何雕塑。
任日其他的创作也都围绕蜜蜂， 或是尝试运用自

身躯体与蜜蜂达至共在共存的视觉效果， 或是借

助重力塑造蜂蜡的不同形态， 旨在借助这一过程

的产物来构造社会的象征性隐喻， 从而凸显其社

会批判的力度。
如果说任日的创作是在探索自然生物的原生

性和可变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那么吴珏辉的创作

则着眼于技术对人类主体的影响。 《器官计划：
离线眼球》 （２０１０） 制作了一系列电子穿戴设备

和互动装置， 用来体验机器作为外化器官的感

受。 带有视觉显示的眼球随意滚落， 将眼球所视

的画面传递给视觉装置的佩带者［１２］。 ２０１９ 年

初， 吴珏辉在武汉策划了 “艺术家的硬盘” 展

览。 传送带装置作品 《灵魂磁盘》 是展览的唯

一出入口， 观众必须 “躺着进躺着出”， 如同被

安检扫描的物品， 化身为数据出入硬盘内外［１３］。
吴珏辉的创作专注于探索人类身体如何被技术设

备所宰制， 又强调身体的参与在艺术发生中的重

要性， 一定程度上已属于泛生物艺术。
用微生物与细菌培植做艺术的案例在国外并

不少见， 其实质是将以往微观的不可见者， 利用

媒介影像技术放大到肉眼可视的范围。 中国艺术

家陈友桐即是其中一员， 与这些 “亲密” 的微

生物伙伴共同 “生长”， 建立起与微观世界生命

之间的关系。 在营养基的环境中， 多种微生物呈

现繁衍、 对抗、 死亡、 重生的不同状态， 上演颇

具戏剧性的场景。 艺术家在突破技术难题的过程

中， 将不同微生物形态上的重复与和谐转换为可

见的生物性装饰图式， 建构出独特的艺术工作方

法、 材料和语言系统。
艺术家李山在 ２０１７ 年以生物艺术为主题，

于上海当代美术馆举办了名为 “中国当代艺术

系列收藏展·李山” 的展览。 李山多年来关注

生物艺术在国内的发展， 其创作历史也贯穿着对

生命形态的思考。 他认为： “生物艺术……应该

是一种认知方式， 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建构方式。
从界限上说， 它应该是基因层面 的 文 化 搭

建。” ［１４］５９他的作品主要通过操控基因编辑， 给基

因的 随 机 表 达 创 造 条 件， 旨 在 由 “ 微 ” 入

“宏”， 通过视觉技术向公众呈现一系列图像，
引发对生命乃至人类命运的思考和讨论。 其创作

关键词 “嵌合体” 来自对不同生物之间关系的

思考， 虽然技术实现会有一定难度， 但也为中国

当代生物艺术拓宽了想象的空间。
对以上艺术家的创作进行简单归纳， 可以得

出以下值得借鉴的思考： （１） 生物艺术家所具

备的实验技术和生物科学知识， 以及随之而来的

对生命本质的理解， 仍旧成为生物艺术家们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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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首要的限制因素。 虽然在 “泛生物艺术” 这

一提法之下， 可以让思想围绕生命存在的环境、
话语、 系统等一系列周边概念而建立。 但究竟如

何理解生命内蕴的本质， 理解又能够深入到何种

程度， 还是取决于生物实验的技术手段能够实现

到何种程度。 （２） 生物艺术仰赖大众对于生物

艺术的接受和认知。 当代艺术存在于一个比现代

艺术更为广泛的社会范围和商讨的语境中， 许多

作品脱离不开一种对公众进行艺术观念教育的初

始思想， 同时作品也非常需要呈现在大众能够即

时发出回应的场域来获得社会性联结。 即便是卡

茨的 《时间胶囊》 也有实时转播和录制， 也有

地方电视台的公开报道作为传播的基础。 这说

明， 一个社会的生物伦理观念以及如何看待生命

自身的共识， 能够为生物艺术的发生提供思考与

交流的语境。 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公众讨论， 并

能多大程度将相关系列的话题一并卷入其中， 成

为评判生物艺术的社会性标准。 所有这些相关问

题必须隶属于同一个概念的星丛———即 “生命

何为” 的星丛， 这也为生物艺术的创作语境带

来横向跨越的可能性。 （３） 生物艺术在艺术史

脉络中的定位问题。 生物艺术不仅涉及主客体之

间的关系问题， 还涉及有机体与无机体之间如何

完成接续和沟通的问题， 因而作为拥有思想能力

的主体究竟对这一无机体纳入有机体内部的过程

采取何种态度， 成为生物艺术中饶有趣味的地

方。 也就是说， 即便当生物艺术以其深邃的思想

和高超的艺术表现为我们提供了生命的新知， 然

而当我们在面对外部世界不断收紧的边界和不断

入侵的他者时， 个体究竟如何获得自处的命题仍

旧可以作为一个根基。 生物艺术能否承担起这一

时代性的疑惑， 完成从最初仅仅引发震惊到最终

推动社会共识进步的蜕变， 这一艺术形态将如何

为我们的境况带来新的启示还有待考察。

四、 生物艺术的边界与突围

当拥有自然规律知识的艺术家， 开始将这一

规律视为探索和挑战的对象， 他们想要的是替代

进化过程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路径， 将其他

尚未存在或潜在的进化特性揭示于众人之前。 然

而这一颇具造物主色彩的创作者地位， 仍旧要经

受来自社会与文化规范的质询。
（一） 生物技术作为生物艺术的边界

生物艺术的边界即当代生物科学、 技术与知

识发展的边界。 生物艺术家与使用传统媒介的艺

术家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知识体系的不同， 其理

论知识并非高屋建瓴式的虚浮理论， 而是建基于

具体生物学思想或是生物学实验知识。 出身于生

物学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也许在机缘巧合之下， 转

向对于艺术的体察和探索， 但更多的生物艺术的

实现模式需要运用科学的知识进行检验。 生物艺

术工作者通常主动扎根在研究机构之中， 与具体

方向的实验人员进行接触交流与学习， 并通过共

同商讨的合作形式为生物艺术的实现制定具体步

骤， 最后由艺术家去完成具体的作品并对此进行

呈现。
生物艺术与生命权力 （Ｂｉｏｐｏｗｅｒ）、 生命识

别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以及生命政治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等

与福柯有关权力学说的概念之间有着紧密联系。
其中的 “Ｂｉｏ － ” 的前缀提醒着我们， 在对生命

进行技术操控而获得权益的同时， 也需要考虑此

种行为所关联的是整个社会文化和道德。 生命在

更为宽广的尺度上的变化， 超出了我们对于线性

历史和进化论式发展的认知。 围绕生命的议题，
在当下进行一种具有历史眼光的介入和考察， 并

对此种观点带来的全新认知进行社会性地调配和

传播， 使得生物艺术也许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了

一个道德伦理与社会共识形成、 艺术与科学技术

融合的 “缓冲地带”。 然而， 这一缓冲地带究竟

位于何处， 将以怎样的形式发生， 以及对所谓边

界地带的探索意义何在， 是我们需要审慎思

考的。
生物艺术既是观念变革的缓冲地带， 同时也

可以作为推广生命科学的前沿地带。 生物艺术家

是先锋观念的践行者， 生物艺术作品挑战着大众

的伦理认知和接受， 在展览生物艺术的美术馆和

博物馆等场所中， 发生着观念最密集的交锋与转

换。 在这一公共领域展开的激烈讨论， 会为社会

带来观念革新的前瞻。 然而， 越是宏观地去看待

整个人类的生命构成和生命存在的环境， 我们会

思考的问题也就越发无远弗届， 甚至会发现生物

艺术其实与个体生活的关联非常紧密。 如何提炼

出生物艺术的环境存在， 也即如何对生命与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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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存在的环境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勘察，
成为部分生物艺术家的着力点。

生物艺术家也会使用传统艺术形式， 对生命

何为这一命题进行考察， 但其艺术经验发生的空

间和生命经验展开的空间， 是与现实的生活空间

相隔但不完全切分出去的存在———实验室。 如果

把运用计算机科学分析出的遗传信息的过程称为

“干燥的” （Ｄｒｙ）， 而将具体实施生物实验科学

的过程称为 “湿润的” （Ｗｅｔ）， 那么卡茨等生物

艺术家的作品则强调了 “当代生物研究和生物

技术不断将 ‘干 􀆳 信息与 ‘湿 􀆳 生物重新连接起

来的反馈回路” ［１５］４８。 生物艺术所使用的材料不

同于艺术媒介之中的元素构成， 其独特性在于材

料的生命周期能够贯穿艺术作品整个创作过程，
具有一定的自发生长性和偶然性。 虽然这一

“实验结果” 并不一定能够反馈作用于科研实验

室， 但对业已发现的科学规律加以改造或挪用，
也能一定程度上普及相关生物科学知识。 如果说

以往的艺术家对其所使用的媒介属性抱有一定的

把握， 只是对不同媒介材料进行排列组合的新尝

试， 那么在生物艺术中， 正是因为材料或者技术

中存在着不可控的 “生命” 因素， 使得观察这

一过程变得格外有趣。
（二） 生物艺术对偶然性因素的包容和接纳

生物艺术家提倡 “大胆地想象， 小心地实

现”， 即便是对实验中数据的精确性有把握和信

心， 也难免会有超出预期之外的变化发生， 但这

一偏折仍旧能够被纳入生物艺术， 凸显出生物艺

术对偶然性因素的接纳和包容。 对于生物艺术家

而言， 自然或者说生物规律的表现 （甚至是对

规律发生 “偏折” 的状况直接展示） 已经在某

种程度上达到了艺术的目的。 即便一些生物艺术

在表现尺度上已经超出了普通人能够接受的范

围， 但是只要能够引起人们对此热烈地进行讨

论， 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生物艺术的内在预

期。 所以， 我们不必按照现代艺术的规则， 从艺

术的形式、 种类和材料以及观念构造上对这一艺

术进行框定， 也不必拘泥于先驱者们倡导的

“转基因艺术” 或 “遗传信息物质艺术” 等术语

所限定的范围。
我们需要思考生命何为， 同时也需要思考技

术何为。 技术以何种形态、 何种程度对生命过程

进行介入， 能够使得我们最大程度地对生命进行

反思。 对于边界问题进行探索是该问题的一种回

答， 对于有机的偶然性因素如何被整合到系统之

中是该问题的另一种回答。 对模糊的地带进行勘

测， 对已有规则的效用范围进行检验， 这些都是

在概念上对生物艺术的思想进行概括， 而落于真

实的生物艺术， 我们所看到的也许仅仅只是生命

形态在表面状态上的转化。 但如果我们能够理解

这些生物艺术所蕴含的艺术理念， 对如何阐释这

些艺术品， 甚至是如何使用这类艺术品对公众进

行艺术教育也就有了新的启示。
即便我们可以确定能够通过技术来揭示自身

不可显现之物， 但这一行为更类似于运用技术进

行美学实验， 且是以人类中心主义和视觉中心主

义为核心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对技术与生命本质的

双重揭示。 当我们真正去面对不用经过生育的生

命的开始和不用通过消亡而告终的结束， 我们又

如何利用技术对生命这一过程的揭示来定义人类

存在的问题？ 这也许就把一个科学边界的问题上

升到了哲学高度。
（三） 生物艺术中的伦理思考

在生物艺术的开端， 爱德华多·卡茨就认为

生物艺术并非仅仅是关注特定的人类伦理， 同时

也关注非人类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伦理。 对这一界限

的不断追问一直是生物艺术家创作的终极命题。
玛尔塔·德·梅内塞斯 （Ｍａｒｔａ Ｄｅ Ｍｅｎｅｚｅｓ） 的

作品 《自然？》 （Ｎａｔｕｒｅ？） 和卡茨的 《荧光兔》
（ＧＦＰ Ｂｕｎｎｙ） 就形成了一组对比， 两件作品都

属于普遍意义上的转基因艺术 （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ｒｔ） 作品， 即用基因工程技术去创造新的生命

体。 玛尔塔对尚处于成蛹阶段的蔽眼蝶 （Ｂｉｃｙ⁃
ｃｌｕｓ） 和袖蝶 （Ｈｅｌｉｃｏｎｉｕｓ） 的翅膀发育的过程

进行干扰， 从而形成自然世界中独一无二的人造

蝴蝶翅膀花纹。 《荧光兔》 则是从发光水母的基

因中提取绿色荧光蛋白 （ＧＦＰ）， 并将这一蛋白

注入到兔子的胚胎中任其发育形成荧光兔。
如果说玛尔塔的作品仅仅是让我们认识到自

然之中的生物具备不同的图案以及装饰性作用，
并且她对蝴蝶的改变也纯粹是出于美学目的， 是

无功利的， 那么当卡茨在法国的阿维尼翁展出荧

光兔时， 所引发的更为广泛的社会争论则远远超

出了纯粹审美的范畴。 卡茨认为这件作品其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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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３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艺术家本人与科学家们

就自己的方案去制作荧光兔的过程； 第二阶段则

是从艺术家宣称这一非自然生命的存在所引发的

一系列辩论； 第三阶段则是历经抵制、 封锁和扣

押之后， 阿尔巴兔子终于回归到艺术家的家中并

与之共同生活［１６］２６６。 这里所涉及的关键是， 对

自然进行改造的伦理出发点。 尽管美丽的蝴蝶透

过其稍纵即逝的生命凸显出一种自然与艺术共同

分享的稀缺性， 但由于蝴蝶翅膀原本就符合共通

的美感， 所以对其附加装饰并无违和。 然而， 兔

子这一动物在普遍的文化语境中却并不是仅仅为

美而存在， 荧光兔是由创作者的主观审美强加于

客体的属性而产生的艺术品， 必然会引起更强烈

的抨击。 由此可见， 艺术的主客体问题及其延伸

在当代艺术形式之中仍有生命力， 不仅仅是主体

对于客体的认识和改造的问题， 同时也包含对生

命不同层次和不同维度的认识如何影响我们伦理

行动的问题。
生物艺术中的美学问题从来就无法脱离伦理

思考。 什么是能够对我们的生命过程本身进行影

响的因素？ 是否我们是在无意识地遵循某一自然

规律之下， 才安然度过了千年浩劫的族群？ 或者

说人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于其他物种的

剥削而正走向衰退却不自知？ 既然这样， 为何生

物艺术家们还在不断试图把自己摆在造物者的位

置进行探索？ 有关生物艺术的伦理问题十分复

杂， 我们很难共情于无知、 无觉、 无法与我们形

成应答的生物， 但人类却能改变自身对于 “知
觉” 和 “应答” 乃至 “感受痛苦” 的定义范围。
如果从简单的结果论或者目的论的角度， 对

“人类是否有权力使用 ‘他者 􀆳 进行生物艺术”
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似乎又简化了生物艺术所能

带来的对生命内涵的复杂思考。
或许， 生物艺术的伦理问题， 只是人类社会

思想与科学发展中一个必要的过渡环节， 其落脚

点是带来社会对于生命和他者的尊重。 当下生物

艺术创作所面临的是更为具体的难题。 例如， 亟

待建立起对生物艺术与相关实验的伦理审查， 并

需要对生命体的健康、 安全和实验风险情况进行

评估， 以及确保能够应对资金困境的意外状况。
生物艺术的实现条件非常昂贵， 需要大学或其他

资助机构的资助和伦理批准。 生物艺术实践者必

须获准对自己进行活组织检查， 才能使用自己的

基因创作作品。 这些情况又都在生物艺术的具体

呈现中成为艺术表现的种种限制。

五、 结　 语

生物艺术是不可售出的艺术， 这可以被解释

为它超越了存在于艺术界的价值， 而成为不断跨

越边界启发思考的流通之物， 也可以说生物艺术

最核心的特质其实就是无功利的艺术。 正如卡茨

所说： “我们必须挑战 ‘自然’ 的理想化概念，
承认人类在其他物种进化史中的作用 （反之亦

然）， 同时恭敬而谦卑地赞叹我们称之为 ‘生

命’的这一奇妙现象。” ［１７］１３７６ 不难想见， 对独特

性的追寻在艺术中是永无止境的， 在当下也体现

为加密艺术、 人工智能艺术等不同形态争奇斗

艳。 尽管生物艺术的思想和相关艺术行为， 会对

社会的普世伦理道德观念和传统形成一定程度的

挑战， 但其内核仍旧遵循着寻找艺术独特性的逻

辑。 值得期待的是， 在这一艺术发展的道路上，
总会有出乎意料的美反复向世界显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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